









[关键词]宋元  瓷枕  分类  民俗  文化艺术

Abstract: The period from Song to Yuan is the silver 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porcelain pillow. As a popular commodity, the porcelain pillow is still a sort of art, a sort of craftwork with shape、painting、calligraphy and literature. People paint and calligraphy on porcelain pillow of all sorts, expressing their consciousness and wishes in the rich and colorful shapes and decoration. So from studying porcelain pillow of sorts, we can understand the folk-custom and artistic culture in that society of Song-Yuan dynasties. 















































长方形枕是瓷枕中最基本的造型，一直贯穿瓷枕的发展始末，且不断创新，在宋时出现了长方形束腰枕，后来又出现长方形出檐枕。宋金时期长方形瓷枕一般在20厘米以上，到元时则更大更长，多是30-40厘米，所以特别适合绘画和诗书，出土的大多诗文书画装饰枕多是长方形式。河北省博物馆藏一件金代三彩花卉枕，长28.4、宽13、高9.8厘米，内低外高，两端上翘，中间稍凹，枕面菱形开光内绘一束折枝花，花纹线条刻划较深，刀法流利，图案遒劲；还有一件元代磁州窑白釉黑花瓷枕，长27、宽13.8、高11.5厘米，表面施白色化妆土，底有墨书“古相陈家造”款，枕面以三道墨线绘出菱形开光，内楷书“喜春来”词一首，开光外四角均绘荷花一朵，花旁各书一字，右读起为“高枕无忧”。枕       金代三彩花卉枕
前立壁开光内绘花草丛竹，后壁开光内绘一士人傍依荷花旁，枕左右也绘开光荷花。





宋黑釉剔花瓷枕      器身通体施青釉，釉色青翠，枕身满刻花卉，刻划刀法犀利，线条刚劲流畅，构图匀称完美。六角形的如辽三彩娃娃枕，六边形，长38.5厘米，高约10厘米，枕壁为绿色，枕面呈褐、黄、深绿三色，枕面绘童子戏荷纹，娃娃和荷花为淡黄色，荷叶用深绿填画，画面生动有趣。
叶形有荷叶和其他植物叶子形，荷叶形的一般与人物形枕相结合，荷叶当枕面，枕座为人物或动物形象。如宋三彩荷叶孩儿枕，长33、宽15、高16厘米。1979年陕西省周     辽三彩娃娃枕
至县玉竹村出土。长方形圆角底座上有一侧卧男孩，男孩身上为一荷叶形绿釉枕面。所塑男孩眉目清秀，面带微笑，头发从中间分开分别在耳后扎成两髻，头发前面有两个花卡做装饰。身着黄色衣裤，镶绿色边，手抱小动物，赤脚。手、脚均带镯，显得活 




宋定窑孩儿白瓷枕，最著名的为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孩儿枕，长30、宽11.8、高18.3厘米，整个枕洁白如玉，塑成一幼儿两臂环抱垫起头部，头部两侧有两绺发，胖胖的脸蛋，右手持一绣球，两足交叉上跷，身穿绣花绫罗长衫，外罩坎肩，下穿长裤，足登软底布鞋，向人们展示了宋代服饰的特点。枕底为一长圆形床榻，榻边模印花纹，四面开光，其中一面凸起螭龙，相对的一面光素，其余两面凸起如意头纹。枕身釉作牙黄色。底素胎，有两孔。还有一件为双婴形枕（见左图），也为定窑系产品，长       定窑孩儿白瓷枕
24.8厘米，上置一椭圆形枕面，枕座为左右两个卧伏的婴童，头往上，两手肘抵枕平底，婴孩身体相接，中间雕刻如意纹彩带和衣服纹饰，婴孩神态可爱。此二者应都意寓宜男。此外还有景德镇窑出土的宋影青雕塑孩儿枕、定窑的孩儿荷叶枕等，皆为孩儿枕中的上乘之作。古人认为孩儿枕宜男，反映了中国传统观念中“多子多福”的观念。
宋影青卧女枕，为一女子侧卧榻上，左手支撑头部，右臂环抱枕面支柱，人物形体比例适宜，身材秀丽，神态栩栩如生，但枕面残缺；韩国中央博物院收藏着一件南宋景德镇窑制作的青白釉卧女枕，与镇江博物馆这件颇像，呈仕女荷叶造型，荷叶两端翘起，以叶面为枕面。胎质洁白细腻，通体施青白釉，釉色白里泛青，积釉处呈湖绿色，晶莹润泽，是南宋外销瓷中的精品；陕西黄陵县出土一件白地黑花妇人枕，长46、宽12、高20厘米，枕身为一妇人曲膝左侧卧状，左手枕于头下，双腿弯曲，悠闲自如。其腰身圆平微下凹，形成舒适的枕面。枕面与衣衫为赭黄色，枕面中间绘黑色花卉，衣衫上绘黑色桃花纹，黑色领边上饰有珍珠。枕底墨书“大定十六年五月”七字，即金世宗大定十六年(1176年)。因之此枕亦成为断代的可靠标准器；此外，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均有收藏类似瓷枕的卧女枕，       白地黑花妇人枕







此外，还有很多虎形枕，如宋定窑白釉雕塑虎形枕、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金代磁州窑彩绘虎形枕、金代磁州窑鹊鸟虎纹瓷枕等等，枕面装饰丰富多彩，形态造型各异，或凶猛，或温顺，虎形     金代磁州窑鹊鸟虎纹瓷枕
象往往刻画得生动逼真，让我们不得不感叹当时工匠们的高超技艺，同时可窥见金代时期人们对虎的崇拜文化。
狮形枕为北宋后开始出现的，宋金时较为流行，枕座有单狮和双狮，釉色有青釉、白釉三彩等。狮常常与虎一起被人们作为力量和勇猛的象征，常被古人认为有镇宅、辟邪、永保平安之意，是人们的“保护神”，因此把生活用具里的枕塑成狮形状用于人们逢凶化吉的心理寄托也便理所当然。
宋代三彩双狮枕，长24、宽15、高7.5-9.5厘米，枕面为椭圆形，前低后高，后边中部突起一尖状，底为双狮并卧，狮爪扒地，双目怒睁，神气十足，给人威严庄重之感；宋景德镇青白釉双狮枕，高15.5厘米，长17.5厘米，枕分上、中、下三部分，上部枕面为如意形，其上刻缠枝花纹，中部雕塑双狮作搏斗状，下部为腰圆形，枕底胎厚重无釉。其整体施青白釉，釉色匀净；辽代白釉卧狮枕，长15.6、宽12.8、高10.4厘米，整个瓷枕外均施白釉，釉面洁白如玉，枕面略为如意形状，前高后低，枕面为一卧狮四肢伏地，腰脊部支撑枕面，大头短颈，下额放于前腿之上，球形双眼外凸，目视前方，眉向上方斜，小圆鼻孔，嘴半张，露出大牙，长须，长尾。狮形象刻画得凶猛生动，栩栩如生。                                辽代白釉卧狮枕
龙形枕在宋代一般都是雕盘龙形当枕座，上覆枕面。作为王和皇象征的龙形象自古以来就只有皇家贵族才可使用。从龙形枕出土的窑口而言，越窑和景德镇窑都有出土，但瓷枕制造业发达的磁州窑却没有发现。磁州窑是宋元时期著名的民间窑，多生产民间百姓的生活用品，而越窑和景德镇窑有生产宫廷需要的瓷器贡品，因此龙形枕在当时估计也只是专门生产供皇宫用的。湖北汉阳宋墓出土的影青龙形瓷  枕，长17.5厘米，高15.5厘米，枕座镂雕双龙，追逐嬉戏，上覆如意形枕面，刻缠枝莲纹饰，造型简练，结构严谨，是北宋景德镇影青龙形瓷枕的代表作品。
此外，还有龟形枕等，如辽赤峰窑三彩龟形荷叶枕，长21.7、宽15.4、
影青龙形瓷枕      高11.5厘米，釉面主要为褐绿两色，枕面为褐色荷叶形，刻划有荷叶纹，枕座是一只乌龟，龟背呈绿色，底为扁平四脚，无施釉。此枕把龟驮荷叶的样子形态刻划得惟妙惟肖，生动逼真，也表达了人们祈求长寿吉祥的心理。但普遍来说，兽形枕还是以虎、狮形最为流行。

4、建筑形枕
建筑形枕是从箱形枕分化出来的，以建筑物为枕座，上置枕面，枕身中往往饰有人物、各种道具等。目前据笔者所知的有四件，   辽三彩龟形荷叶枕

























































































































大量的白描画法主要是受当时李公麟、武宗元白描的影响。白描给人以简洁明快之感，用线柔和，线条流畅，刻画生动，没有宫廷画的铺张、艳丽、浓重，深得民间的喜爱和欣赏。不仅如此，宋元瓷枕上的山水画、花鸟画等装饰也普遍以白描为主，如磁州窑铁锈花山水枕、磁州窑白地褐彩山水人物枕、磁州窑绿釉黑花喜鹊枕、磁州窑白地黑花鸟纹枕等，这些瓷枕枕面上所画的山水笔法虽然各异，但接近北宋山水画家燕文贵的画法，大致上可以说有相近的特点，而花鸟画的笔法主要是受宋代宫廷院体工笔花鸟画的影响，并加以继承和创新，如折枝花鸟画的具体表现手法要比宋代院体有过之而无不及，“全景式花鸟画基本上都是将植物安排在中间而左右发散生长，禽鸟安置在植物       磁州窑铁锈花山水枕
的前面，这种构图可以称之为中心式构图，民间绘画作为一种程序普遍运用”，如金代磁州窑白地黑花芦苇鹭鸶枕。此外，瓷枕上的民间绘画还极力追求宫廷中文人的墨竹画，像磁州窑系瓷枕上的墨竹画就很有宋代皇帝赵佶的韵味，如磁州窑白地黑花竹叶纹枕，里面墨竹的画法与赵佶画墨竹的技法非常相似。
纵观瓷枕上的各种绘画装饰，从李公麟、武宗元白描意味的人物故事画、燕文贵山水笔法的山水画、赵佶墨竹绘画技法和宋代院体花鸟画影响下的花鸟画表现手法等，不但表明了瓷枕绘画装饰的民俗风情，而且从中可看见宋元时代民间绘画发展的情况。

2、书法
宋元很多窑口都用毛笔直接在器物上书写、绘画，特别是磁州窑，继承了唐代长沙窑（铜官窑）先书写后施釉的工艺，在瓷器特别是瓷枕上大量书写诗词短语，笔墨豁达，自成一格，构成了民间书法艺术的独特风貌。
宋代的书法艺术富有很强的创造性，这时的书法艺术一改唐代拘谨的书风，显得奔放豪迈，涌现出很多书法大家，如颜真卿、米芾、欧阳修、蔡襄等，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群众爱好书法的风气，促进了民间书法的发展，使瓷器上的书法装饰广泛流行。金元时期瓷枕上书诗文最繁盛，因此所体现出来的书风也各具特色。除了临摹当时的书法名家字体，还有大量书法作品自成一体，富有民间个性，没有书体相照应的，瓷枕上的这些书法作品出自民间工匠之手，或稚拙或质朴或端庄或飘逸，寥寥几笔即神采飞扬，多是工匠的即兴之作，体现了民间意识的无拘无束自由书写。虽然大部分工人的文化水平不高，抄录的诗词中也常有错误，但是其间的绘画与书法技艺却灵活娴熟，从中看出民间浓郁的文化气息和广泛崇尚书法艺术之风。
现存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有一件北宋白釉珍珠地划花长方形枕，枕面中央书有“家国永安” 四个大字，圆浑雄阔，沉着稳健，颇有颜体之骨力。河北磁县文保所的一件瓷枕上书有“风吹前院竹，雨折后庭花”，字体硕大，充满整个枕面，字体仿颜真卿晚期的行书风格，运笔疾速，结构纵逸，动感很强。宋代初期，民间临摹多从颜真卿的字体学起，颜体方正饱满，气势浑厚，与宋朝的时代格调一致。故宫收藏的一件北宋白地黑花瓷枕上，书有“春前有雨花早开，秋后无霜叶落迟”的诗句，运笔潇洒娴熟，字体起伏顿挫，与蔡襄的行书极贴近，这是因为宋中期后，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四大家崛起，使磁州窑的书风渐受影响。金代瓷枕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另一件瓷枕“飞雁声断暮云碧，江树叶凋秋水寒”，书法风格取自米芾、吴踞，有一种洒脱的平和之气。
这些瓷枕都是民间书法艺术的体现，工匠们以真、草、隶、楷、纂等不同字体将诗词曲赋写于枕面上，向后人充分展示了当时的民间书法艺术，是我们后代研究宋元书法的重要资料。

3、文学
宋代商业的发展繁荣，金元复杂的社会背景使一些文人和艺人开始将他们的目光转向注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上，他们深入民间，与当地民俗相融合，审美观更趋大众化，文化艺术更趋民俗化，表现主题也以平民阶层为主。特别是元代统治阶级的高压政权，使文人与广大劳动人民接触，客观上促进了元曲的繁荣发展，风格上具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这些文学的变化在瓷枕上的体现就是大量诗词曲赋作品的装饰。瓷枕上所抄录的各种词曲，多是金元时期流行的文学家脍炙人口的作品，最多的是宋词元曲。这些作品大多数作者可考，时代明确，是研究宋词元曲的宝贵资料。
词最初称为“曲词”或“曲子词”，是配音乐的。从配音乐这一点上说，它和乐府是同一类的文学体裁，也同样是来自民间文学，大概分为三类：小令、中调、长调。词牌，是词的格式名称，词格式种类繁多，很多都是来自民间的曲调，如《西江月》、《风入松》、《蝶恋花》等，其他的还有《菩萨蛮》、《浣溪沙》、《渔歌子》等等。而元曲主要包括散曲和杂剧两类文体，散曲在元代一般被称为乐府或词，包括小令、套数两种基本形式，与宋词相似。小令是按不同曲调创作的单片曲子，每一曲的曲调都有一个曲牌。套数是有几支小令串联起来组成的。在瓷枕上的一些宋词元曲，有的并无严格按照其基本格式，有的是无名氏作品，但读起来仍琅琅上口，民间的口语化、通俗化很突出。
金代磁州窑有一件白地黑花《如梦令》瓷枕，枕呈八角形，长34、宽21、高8.5-13厘米，枕面随枕形开光，内行楷墨书《如梦令》词：“为向东波（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别后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这首词为苏轼所作，《全宋词》中有收录，题为“为有寄”。又如白地黑花书“山坡里羊”小令长方枕，长28.5、宽16.5、高11.5-14.2厘米，现存磁县文保所，枕面开光内行楷书：“风波实怕，唇舌休卦（挂），鹤长鹤（凫）短天生下。劝鱼（渔）家，共樵家，从今莫说贤鱼（愚）话，得道助多，失道寡。渔（愚），也在他；贤，也在他。山坡里羊。”此小令为元代陈草庵“叹世”之作，《全元散曲》即有收录，只是曲牌名为“山坡羊”。这种仅一字之差的曲牌名在其他瓷枕上也有出现，如白地黑花书“石庆东原”小令长方枕，长30.8、宽15.9、高14.2厘米，枕面菱形开光内楷书“石庆东原”小令一首：“终归了汉，始灭了秦。子房公到底高如韩信，初年间进身，中年时事君，到老来全身。为甚不争名，曾共高人论。石庆东原。”其中的曲牌“石庆东原”在《全元散曲》中为“庆东原”，也许是民间地区性的习惯称谓，具体有什么差异，有待于进一步考证。曲中的第四、五、六句中的“间、时、来”是“作者根据需要在小令正格之外加的“衬”字，为民间口语的一种表现”，体现了当时元曲的民俗性。
这些瓷枕上的宋词元曲内容多与文献记载相符，但一些曲牌和字句未见于著录，但却由于文献记载相似，这些可能是当时民间流行的小调，具有民间文学的色彩，为我们研究民间文学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来源。

结论
宋元是中国商业繁荣和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也是我国陶瓷业发展的顶峰时期，这时期窑口林立，瓷器种类繁多，造型多样，装饰技法复杂，纹饰精美丰富。作为瓷器中一个重要品种的瓷枕，为了迎合商业发展的需要，满足人们生活实用的需求和审美情趣，在造型和装饰上不断创新和变化，从而在这时期出现了丰富多彩且富于变化的特点。
从这时期瓷枕的造型和装饰内容所表现的风格特点来看，宋元民俗和艺术文化在商业、文化和制瓷业的影响下相继兴盛起来。瓷枕的造型和纹饰不仅是人们心理意识的反映，也是当时人民生活风俗习惯的写照，体现了当时社会民俗和民间艺术的发展。
因此，集造型、绘画、书法、文学为一体的瓷枕，不仅保存了宋元民俗学的资料，也保存了宋元民间绘画书法的史料，具有重要的收藏、审美和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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